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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时，曹会双便喜爱文
字。2005 年，她学着上网，彼
时网络论坛时兴，她也跟着发
帖，一开始想写小说，后来发现
诗歌更受青睐更易上手，又转
向写诗。18年来，曹会双坚持
每周在网上发两到三帖，累计
已有 290 余万字，六成以上是
诗歌，另有随笔、散文、杂文等。

1999 年秋天，琐碎的家长
里短充斥着曹会双的生活，她
惊讶地发现，自己提笔忘字，于
是下定决心重新开始写日记、
做读书笔记。这么多年坚持下
来，曹会双已写完359本日记，
447 本读书笔记，一本本在家
里堆叠成小山，里面是她对生
活的记录，对世界的感悟。

这样的曹会双，与矿山的
其他女工相比，显得格格不
入。读书写诗在一方小天地
里，是特立独行的事情，甚至于
会遭到排挤，曹会双心里委屈，
曾在机器轰鸣声的掩盖里，一
个人在车间号啕大哭，很快她
又继续看书写作，“自己给自己
解开了心里的疙瘩”。

曹会双还曾买来一台电脑
继续写作，较劲着要写出点东
西，丈夫嗔怪过“不务正业”，曹
会双辩解道：“我工作辛勤，家
务做好，孩子也带得很好，里里
外外安排妥当，有点爱好、有点
追求，有何不可？”或许是因为
曹会双的一股子韧劲，丈夫很
快转为支持。

曹会双写过一首小诗，很
是喜欢：我终生的理想/就是想
写一鸿篇巨著/让我的娘坐在
第 70 页上/看我假装镇静地/
走上文学的领奖台。“我有自己
的精神后花园。”曹会双说。

与曹会双一样，周长峰也
长年将自己的诗放在网络上。

他笔名长风，今年 34 岁，在贵
州毕节教授历史。当了十年老
师 ，自 小 就 对 诗 歌 感 兴 趣 ，
2004 年读高一时，便开始写
诗，互联网兴起后，他喜欢将自
己的诗歌放在“博客”里。多年
来，网络时兴社交平台不断变
换，周长峰也时常跟随潮流转
换阵地，但写诗的习惯一直未
变，积年累月已写有1500余首
诗。

将诗歌放上网，周长峰并
不奢求被看见，只是写诗成为
一种习惯，网络成为一个盛放
的平台。他写诗，一方面是喜
欢诗歌文化，特别是中国诗的
韵味，另一方面，写诗安放了
他对生活的一些情绪。“虽然
好像每天过得都一样，但其实
也有不同的时候，我把这些感
受用诗记录下来，这是我表达
的方式。”周长峰说道，“面对
形形色色的世界，当我感到浮
躁的时候，写诗会让我回到一
种单纯的状态。”用诗的简言
短句，来消磨冗长日子的零碎
和戾气，是他应对世界的一种
方式。

周长峰考上过公务员，也
曾在教育局里工作过，但最后
还是回到讲台上，教书更让他
自在，但人生的种种选择，也会
有失意时刻。去年，周长峰结
束了一段六年的感情，拿着相
机在公园游走，三月的桃花闯
进镜头里，在浓烈的春意面前，
他写出一句诗：一个人，也要活
成一个春天。后又补完整首，
其后两句是“在一朵桃红之上，
提取甜蜜/让生活破土而出浓
浓的诗意”，这首诗让更多人认
识了周长峰，但对他来说，这不
是最要紧的，要紧的是——

“写诗让我平静。”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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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大众写诗风潮，并不
稀奇，甚至由来已久。“《诗经》
中有风、雅、颂，风就是国风，采
自民间，是劳动者的日常感受，
无疑是诗歌最重要的‘本源’。”
中国诗歌学会会长杨克提及，

“写诗这件事，并不是非要是诗
人来写作。大众写诗的风潮，
是人们在职业之外，对生活有
一种更美好的追求，在精神上
有一种更高层次的诉求，只是
通过诗歌寄托出来，就像一个
农民劳动回来，在月光下坐在
门口拉上一段二胡一样。”

杨克认为，文学可居高堂，
也应该关注普通人的作品。个
人可以通过诗丰富人生，社会
也 希 望 写 作 的 人 不 拘 泥 于 身
份，才能带来更多的带有时代
色彩、个人记忆的作品。此外，
这两年大众写诗热度颇高，网
络也是一大助力，传播面更广，
更 多 的 平 凡 写 诗 人 更 易 被 看
到。

对于不少人称道这些“野
生诗人”的诗作，杨克认为引起
共鸣并不奇怪：“他们写的诗接
地气，跟自己的生命、生活息息
相关。更为重要的是，时代的
磁场影响着个人，透过他们的
诗，可以看到中国正在发生的
现场，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2016 年，杨克曾为诗集《向
劳动致敬——我们的诗》作序，
他阅读这些平凡劳动者的诗，
感于诗文：他们基本不凌虚蹈
空、不矫揉造作、不炫耀智识，
而是忠于创作主体的切身感受
和原初经验，浓缩着乡土中国
都市化进程中底层生命的身份
困惑和灵魂颤动。

杨克还提到，值得关注的
是，这种“劳动者的诗歌”“打工
诗歌”在广东地区颇有渊源，二
十多年前便已兴盛。站在时代
发展的潮头，四方劳动者在广
东集结、在广东打拼，催生了打
工诗潮，涌现出如谢湘南、郑小
琼、郭金牛、邬霞等诗人。

“以前的这种诗歌，含有更
多沉重的、现实的东西，艺术性
更高，现在的诗歌里，对生计奔
波、对生活希望的表达多了一
些，这都具有时代特色。”杨克
说道，“普通人只是芸芸众生中
的平凡一员，但能为自己留下
一点心灵的印记，也都值得被
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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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21岁的祁永春离开内
蒙古，到辽宁沈阳找工作。先当体
力工，搬砖堆灰，又干装修，刮大白，
喷油漆，一天活干下来，粉尘混着汗
裹在衣服上，灰头土脸，在生计面
前，故乡辽阔的蓝天草原仿若远去。

2021年，50岁的祁永春已是带
出多个徒弟的油漆师傅，那天，他哼
着家乡的歌谣，去给一座别墅的花
园喷真石漆。各色石粉配制成的真
石漆喷溅到墙面，让祁永春想起同
样好看的雨花石，他立马放下喷枪，
按照这两年的习惯，写下几句诗，回
家后又续完：我端起枪/瞄准似平不
平的墙面/喷出真石漆/喷出大海腰
间的各色雨花石/喷出稀疏的柳枝
透出月影/喷出一壶浊酒饮尽秋月
春风/喷出我心中的一首歌/父亲的
草原/母亲的河。

在诗里，祁永春回了一次家。
曹会双退休前，在山东莱芜一家

矿山公司当了25年的泵房女工，先
是待在选矿厂，负责把选出的铁精
粉，通过管道输送到下一个厂地；后
又去到充填工区，每天输送达到一定
浓度的尾砂和胶固粉的混合物。

在矿山劳作，灰扑扑的日子里，
身上的安全服是不多的亮色。但这
份工作常成为曹会双写诗的素材，
她把父亲的一生比作矿山：父亲用
一生的茬茬经历/囤积了一座丰富
的经验矿山/父亲常以健谈开采出
坚韧的矿石/我用聆听的生产流程
一级级破碎后/用思索磨选出领悟
的铁精粉/用思考浮选出了悟的铜
或钴的精粉/用真诚重选出参悟的
金精粉/若想有各类金属的品质与
市场价值/我须得躬身，分门别类/
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地冶炼。

祁永春和曹会双将他们写的诗
传上网络，逐渐引起关注，有出版社
找来，将他们的诗放进书里，这是他
们之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在现
今各大社交平台上，写诗成为一种风
潮，他们二人不过是其中的沧海一
粟，有幸被看见而已。看客们将他们
称为诗人，但常冠以“野生”“草根”的
前缀。在采访中，祁永春和曹会双都
不敢以“诗人”自居，觉得名头太大，
承受不起，自己只是个业余的诗歌爱
好者，但对“野生”的词汇欣然接受。

“野生”一词不仅显现出社会角
色与诗人身份的反差，但也隐含一
种称道，半路出家的劳动者们开始
写诗，在真切写实之外，词句间有不
受规格拘束的、野蛮生长的想象。

曹会双不敢以诗人自居，但也
不觉得身为矿山女工的自己，与写
诗这件事格格不入。“人人都可以追
求文学，在矿山工作，并不等于失去
追求文学的梦想。我工作是为一份
温饱，写诗是为一份精神的收获。”
曹会双说，“而且我们在生产第一
线，那才是热气腾腾的生活现场，有
这份工作，不仅有工资，还可以看到
这些劳动者的生存，我就是在学习，
在观察这个世界。”

祁永春同样认为写诗没有门槛，
小时候无意间看到父亲的日记，上面
一行又一行，隐约是诗，那时他便对
这种文学体裁感兴趣。“我一开始写，
那都不叫诗，就是一段段大白话，但
慢慢就逐渐写出感觉来。”祁永春回
忆：“写诗是人人都能写的，我们没有
很多时间和精力，但诗短，句式随意，
我干活时，灵感来了，马上就停下来
写两句，然后接着干，不耽误事。”

对于这群“野生诗人”来说，写
诗一开始多是一种自我的表达、一
种精神寄托。祁永春小时身体不
好，求学也不顺当，辍学后一度情绪
低落，在痛苦和抑郁中他烧掉了自
己的日记，发誓不再谈学习，但又耐
不住偷偷到书店翻书。“那时候自
卑，自己瞧不起自己，我就写诗，用
诗来稀释那些痛苦和抑郁，能写出
来，就能把最难的事放下。”祁永春
说，写诗对他来说像是信仰：“写诗
净化了我的心灵，越写心里越敞亮，
也就不自卑了。”

写诗这件事，也另有一些妙
用。祁永春的工友们都知道他在写
诗，虽然看不懂，但也会夸赞几句，
鼓励他继续写，甚至老板们找工人，
也会多青睐祁永春，“好像对读诗写
字的人会多一点敬重和信任”。

写诗多数时候是孤
独的，知音难觅，幸好网
络提供了对接的平台，

“其实是双向的，读诗的
人看到诗的渠道更多，写
诗的人被看到的可能性
更大。”90 后写诗人“隔
花人”解释道，“写诗让我
的人生多了一种可能性，
在网络上写诗，扩大了我
的人生。”

2020 年 末 ，“ 隔 花
人”辞去策划工作，来到
西双版纳摆摊。“有那么
一段时间，我突然感到那
份工作除了收入和经验，
带给我个人的成长和价
值越来越少了，于是就试
图想去改变。”“隔花人”
回忆道，“当时，离过年还
有两个月，就想用那段时
间做点反差比较大的事
情，所以我摆摊卖诗，做
了一个诗歌实验。”

对于这场实验，“隔
花人”并不太在意结果，
有人光顾或是无人问津
都只是结果之一，相隔两
年后，她再次回看这段经
历，这场实验的价值，还
在于诗歌给了她一种可
能性。

后来，“隔花人”开始
在社交平台上写诗，发表
第三首诗时便爆火，那首
诗名为《选择权》，她写
道：“那些不愿意看世界
的种子，没有发芽。”出圈
的作品之一，是一首《难
题》：高考那一天，全体家
长在校门口罚站，我要考
多少分，才有资格把爸爸
领回家。“隔花人”最喜欢
的一首，叫《宿命》：摔碎
的杯子说，碰上岛屿，我
怀中的海就洒了。

这些灵动的巧思和
生活的哲趣，吸引了大批
粉丝。“每个人都可以读
诗写诗，诗歌不一定要在
课堂，不一定要冗长，要
附加多高的价值，它反而
可以是我们生活里很小
的一件事，它就是我们每
天走在街道上你看到的
一堵墙，看到的一束花，
听到的一首歌，诗就是那
么简单，诗是可以大众化
的。”“隔花人”提到，“写
诗是一种表达的本能，一
种对生活的观察。”

“隔花人”发起的另
一场诗歌实验，名为“带
着诗歌上街去”，更具大
众化意味：粉丝们将随手
拍的日常照片发给她，她
从中筛选并进行诗歌创
作。“我收到来自各地的
照片，冥冥之中我们通过
诗歌走到同一条街道上，
在同一个时空里，诗歌建
构起另外一个大家能够
对话的世界。”“隔花人”
在社交平台上挂的个人
签名里，有一句：现实太
远，我们在诗歌里见面。

“诗成为一个原点，通过
诗我们产生了链接，这是
由大家一起构建起来的
有诗意的事情。”

如今，“隔花人”已出
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个人
诗集，“我觉得这本诗集
很单纯，它就想给你带来

快乐，通过诗歌去提醒你
那些生活当中可能错过
的浪漫时刻，当下次你再
碰到同样场景时，就会想
起来，就不会错过生活的
诗意。”她说。

网络来自虚拟，诗句
或许毫无意义，但网络写
诗，或可赋予生活别样的
意义。

周长峰写了 1500 余
首诗，但大多记得并不真
切。“我写了什么，可能过
两天就会忘记，但触发写
诗的那种情感，写诗时浮
现在眼前的生活，是会清
清楚楚印在脑海里的。”
他为自己的父亲写过很
多首诗，并不能随口朗读
出一首，但诗里，他能一
次又一次想起小时候坐
在田边，父亲劳作的高大
身影。“诗歌不在字眼，而
在一种印象。”周长峰说
道。

一开始写诗时，曹会
双不知道怎么表达心里
的那种感受，“写不出来，
我就很着急，但慢慢地，
我可以熟练用文字去表
达自我，写诗让我学会用
诗意的眼光去看世界看
生活。”曹会双提到，“在
生活里，我就是一个普通
的女工、一个家庭主妇，
但写诗这件事让我平淡、
枯燥、重复的生活，生出
一种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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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来，一股网络
写诗风潮兴起。
在各大热门社交
平台上写诗的人
超过百万，他们并

非职业诗人，而是来自社会
上的各行各业，有油漆师
傅、有矿场女工、有教师，也
有都市白领，他们从热气腾
腾的生活生产一线汲取力
量，成为网络上的“野生诗
人”。

这构成一件极具张力
的事情：在现实中，人情冷
暖提供真切的经历；在网络
上，把人间真实写进诗句
中，无限的想象和韧性的生
命融为一体。

在这些“野生诗人”看
来，写诗是一种自我的表
达，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其
中，诗是自由的，人生亦是
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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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后写诗者“隔花人”

在矿山工作的曹会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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